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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6月，在失去對新疆的控制權整整十二年之後，清朝發動了收復失地

的戰爭。毫無疑問，這是清朝在其末年進行的一場最為輝煌的戰爭。僅僅一年

半的時間，清軍勢如破竹，收復了新疆除俄佔伊犁地區之外的所有領土。1878年

初，清朝c手研究收復之後的統治方針，在從俄國手中收回伊犁地區主權之

後，於1884年正式廢除傳統的間接統治體系，在新疆推行了「省制」。中國許多

歷史著作記述了這段歷史，毫無例外都從「收復失地」與「鞏固邊疆」上對清朝政

府的舉措進行了高度評價。但是，對於這段歷史，歷史學似乎更應該超越時空

的束縛，在國際政治和整個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視野下審視它的意義。

清軍在新疆的勝利，固然有民心所向的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與清朝以志

在必得的決心投入大量財力兵力有關。而「新疆建省」，並非一次一般意義上的

制度改革，因為其實質是徹底否定由乾隆在征服新疆後親自制訂的「祖制」。不

顧內外交困而堅持開戰，收復了失地卻不肯恢復傳統體系，晚清政府的這一非

常選擇，顯然具有超越「收復失地」與「鞏固邊疆」的考量。那麼，晚清政府究竟

出於甚麼考慮急於「恢復祖業」？後來又出於甚麼考慮毅然「放棄祖制」？而從「恢

復祖業」到「放棄祖制」，二者之間是否存在c一種必然的聯繫？更重要的是，因

為清朝同時具有中華王朝和民族政權兩種性質，所以晚清這段從「恢復祖業」到

「放棄祖制」的歷史，自然就與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的問題連在了一起。

一　清朝末年的新疆問題與英俄帝國

1864年，由信仰伊斯蘭教各民族參加的「聖戰」，摧毀了清朝經營了整整

一百年的「回部」（新疆南部）統治體系。「聖戰」的果實，最後落到了來自中亞浩

罕汗國的阿古柏手I。1865年1月進入新疆南部的阿古柏採取各種手段建立起自

己的政權，逐漸佔領了天山南部所有地區，包括喀什、英吉沙、葉爾羌（今莎

車）、和田、阿克蘇、烏什和庫車七個大城，其政權史稱「七城政權」或「喀什噶

爾」。正是藉阿古柏統治之機，沙皇俄國和英國的勢力迅速滲透到這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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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俄國涉足新疆的歷史，可以上溯到1847年提出要求賦予俄國商人在伊

犁、塔城和喀什地區通商權之時。經過反覆交涉，通商的要求到了1851年才得

到清朝政府的同意，但是限制在了伊犁和塔城兩地1。清朝政府最初拒絕俄國商

人到喀什是為了避免引火燒身，因為一旦俄國勢力出現在新疆南部，必然刺激

到侵佔了印度的英國勢力2。但在1860年，俄國借調停攻入北京的英法聯軍與清

朝政府之間的關係，誘迫後者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取得了在喀什的通商和

在喀什、伊犁和塔城三地的居住和布教的權利3。俄國對新疆地區的滲透，使英

國愈發感到有必要對抗日益南下中亞的俄國擴張勢力。隨c1860年代中清朝在

新疆南部統治體系的崩潰，南部成為大國政治的真空地帶，這更加深了英國對

俄國擴張的擔心，從而加快了自己向這一地區擴張的步伐4。

1868年12月，英國商人沙吾（Shaw）來到喀什，阿古柏奉為上賓，前後會見

了三次。沙吾之旅為英國上層提供了許多關於這一地區的情報，同時還帶去了

阿古柏希望與英國交好的信息。此後不久，一個俄國使團也來到了喀什。但是

因為阿古柏對俄國心存芥蒂，這個以一位陸軍大尉為團長的代表團受到了冷

待，結果無功而返5。據說阿古柏在沒有來到天山南部之前，曾經在塔什干城下

與侵入浩罕汗國的俄國軍隊發生過激烈的戰鬥，而在1865年與俄軍戰鬥中戰死

的浩罕宰相阿利姆．庫爾，據說對阿古柏還有過栽培之恩6。

1870年，英國的印度總督府派出了以福爾薩斯（Douglas Forsyth）為團長、沙

吾隨行的使團來到了喀什。阿古柏因為當時正在東部的吐魯番與回民作戰，與

使團無法會見，只能通過代理人向使團購買了數量可觀的武器7。在1870年前

後，浩罕汗國與布哈拉汗國先後淪為沙俄藩屬，希瓦汗國也是朝不保夕。中亞

三國的命運，促使企圖依賴大國力量維持其長期統治的阿古柏改變了其對俄方

針。1872年，他接待了由卡爾巴爾斯男爵（Boron Kaulbars）為團長的俄國使團，

並與之簽訂了《俄國—喀什噶爾條約》，其中包括俄國與喀什噶爾雙方商人的自

由通商、俄國商業代表常駐喀什和對俄國商人徵收關稅率為2.5%等內容8。這

個條約是外國政府與阿古柏政權之間簽訂的第一個條約。俄國不僅從中得到了

從前從清朝無法得到的新疆南部的自由通商權、低關稅和治外法權等幾項特

權，更重要的是，它創下了一個外國政府與建立在清朝領土上的非法政權締結

「條約」的先例。這不僅危害了清朝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又成為近代以來外國

政府為本國利益而與分裂中國勢力相勾結的最早的事例。

不甘落後的英國於1873年12月再次派出以福爾薩斯為團長、三百人組成的

使團，受到了阿古柏的熱烈歡迎。一位英國人記載了這場阿古柏與使團的會

見：「在12月11日的正式會見上，我國政府的贈品，由一百人以上的男子抬c送

給了埃米爾。其中有包括兩尊小炮的各類火器、花瓶等。但是最讓這個統治者

高興的還是女王陛下的親筆信」9。而根據一個寫於1908年的維吾爾文獻的記

載，英國女王曾經致函阿古柏：「請不要與他國，而只與我國締結友好關係。如

果你需要武器與士兵，我會向喀什派遣一位領事和一到兩萬的士兵。如果這樣

也不能戰勝敵人，我會派遣更多的士兵，由我們雙方提供給養，六十年後，你

將新疆南部交給我們。」bk由於史料的限制，無法判斷這封由維吾爾文獻所提供

信件的真偽，但是從文獻本身寫作的年代來看，可以看出當地的維吾爾族居民

已經識破英國人企圖納新疆南部於其勢力範圍內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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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2月2日，福爾薩斯與阿古柏政權簽訂了《英國—喀什噶爾條約》。條

約的主要內容有，英國承認阿古柏為喀什噶爾的埃米爾（王），允許雙方商人自

由通商，英屬印度當局免徵來自喀什噶爾商品的關稅。阿古柏政權同意英國在

喀什噶爾設立公使級代表和享受最惠國領事待遇的商務代表，同意英國商人的

居住權，承諾對來自英屬印度的商品只徵收2.5%以下的低關稅，在沒有得到英

國代表和商務代表的同意之前不得檢查英國商人的住宅、倉庫和商品等。通

過這項條約，英國取得了比俄國更多的特權，包括自由通商權、治外法權、居

住權、低關稅和最惠國待遇。條約不僅讓英國的勢力滲透到了新疆南部，也

讓英國得到了比俄國更多的經濟利益。當時的天山南部英俄商品泛濫，條約

簽訂後的1874年一年之內，就有價值為八十萬俄國盧布的茶葉、布匹、染料

由印度輸入到了這I。而在1876年一年內俄國商人向這一地區的進口只是價

值二十四萬八千俄國盧布的鐵器、錫、糖、火柴、布匹、煙草和染料等bl。與

《俄國—喀什噶爾條約》一樣，《英國—喀什噶爾條約》從國際法上來說也不能稱

之為正式的條約。能夠與一個非法政權簽訂條約，就已經說明了作為世界第一

資本主義強國的英國以及俄國對於這個新疆南部地區的興趣。

1873年，阿古柏派遣自己的侄子賽義德．阿古柏．汗作為特使訪問英屬

印度、俄國和奧斯曼土耳其。賽義德首先來到印度，就英國與阿古柏政權如何

保持友好關係一事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bm。比起與俄國的關係而言，阿古柏更加

主動地接近英國。對於阿古柏來說，獲得大國的支持對維持自己長期統治維吾

爾地區有利，至少，獲得英國的軍事支援就是一個極大的收穫。

英國對於阿古柏政權的軍事支援，始於福爾薩斯的訪問。由福爾薩斯交給

阿古柏的英國的禮物中就有幾百枝火槍。英國在1875年通過土耳其—印度通道

又向阿古柏政權輸送了大炮8門，火槍2,200枝。俄國人起初以為這是來自奧斯曼

土耳其的支援，在他們看來，本來軍事裝備就很落後的土耳其願意將最新式的

武器送給阿古柏政權，似乎有點兒不可思議bn。1875年「為呈交沙皇的禮物」而來

到喀什的俄國軍官在事後提出的報告中說到，阿古柏的軍隊裝備有大量的英國

武器，他曾經看到6,000名拿c英國造火槍的士兵；在英國的援助下，喀什城I

建立了製造大炮和修理火槍的工廠bo。1876年10月來到喀什的俄國使節，更是說

阿古柏的軍隊裝備了8,000枝英國造的火槍bp。毫無疑問，在英國的援助下，

阿古柏的軍隊裝備得到了極大改善。與此同時，一個親英政權的出現，讓英國

在新疆南部鑄造起了一道防止俄國勢力波及到殖民地印度的防波堤。

但在新疆北部，即阿古柏統治區之外，俄國卻藉清朝統治體系崩潰之際，

取得了與清朝討價還價的巨大資本。當初，伊犁清朝駐軍在受到信仰伊斯蘭的

居民的「聖戰」攻擊時，明緒將軍曾考慮向俄國借兵進行鎮壓bq。清朝政府猶豫再

三，最後雖然同意了明緒的要求，但仍慎重提出了兵權絕不可交於俄國，借來

之兵須歸清軍指揮的原則，並就此在京與俄國公使進行交涉br。可是在清朝得到

了肯定的答覆後，由明緒派部下榮全赴俄國西伯利亞總督府具體接洽時，俄方

卻以上司公文未到為藉口拒絕出兵。然而就在清朝統治體系崩潰，明緒一家焚火

自盡之後不久，俄國西伯利亞總督府卻突然主動向榮全提出要去幫助「收復」bs。

儘管被榮全識破用意拒絕，俄軍仍然在1871年5月進入伊犁地區，名為替清朝

「代為收復」，實為趁人之危、趁火打劫，直接佔領了伊犁地區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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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政治視野中的「海防」與「塞防」

由於俄國和英國兩個大國勢力的介入，清朝政府是否收復新疆，事實上已

經不能單純地從國內問題的角度加以考慮，新疆問題實質上成為一個國際政治

問題。但是，如果注意到當初在新疆統治體系崩潰之後，清朝並沒有表現出急

於恢復之意的往事，我們可以發現，也正是英俄兩國勢力對新疆的滲透和侵

略，才促使晚清政府下定收復新疆的決心。1871年9月1日，清朝發出了一封關

於處理俄國佔領伊犁地區問題的上諭。這封上諭一邊指示署理伊犁將軍榮全就

接收伊犁事宜與俄國談判，一邊任命哈密幫辦大臣景廉為烏魯木齊都統以籌劃

如何收復烏魯木齊，以便阻止俄國在非法侵佔伊犁之後，再以代清朝「收復」之

名進而侵佔新疆北部的瑪納斯與烏魯木齊ck。

之後，清朝不僅籌建收復新疆部隊的指揮系統，而且將駐屯在東北的部隊

向新疆方面轉移，開始了一系列準備收復新疆的軍事準備。1873年11月，左宗

棠攻克肅州，鎮壓了陝甘回民起義。清朝政府於1874年3月5日即指示左宗棠徵

集用於收復新疆的部隊cl。同年5月23日，清朝政府又以同治帝名義向左宗棠發

出上諭，指示西征部隊應設法盡早進入新疆。這封上諭發出的時間，是在清朝

政府收到榮全的奏摺之後不久。在這封奏摺中，負責與俄國談判接收伊犁事宜

的榮全斷言，俄國已將伊犁視為其當然領土，「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並且是

「得隴望蜀」，企圖以伊犁為跳板進而將其勢力擴張到整個新疆地區cm。

俄國佔領伊犁，以及俄英兩國私自承認了一個建立在清朝領土上的非法政

權，相繼與阿古柏政權簽訂條約的做法，當然嚴重地侵害了清朝主權和領土的

完整。然而應該看到的是，這些事件實際上是發生在一片當時清朝已經失去控

制權的土地上。如果清朝很在乎這片土地在其維護主權與領土問題上的存在價

值，那麼當初在由伊斯蘭教各民族參加的「聖戰」推翻清朝在新疆南部的統治體

系的1864、65年以後，就應該採取各種行動，做出排除萬難實施收復的努力。

清朝在俄國佔領伊犁前後，對新疆問題的反應可謂大相逕庭。這說明，清朝在

意的並不是對新疆的統治權問題，而是英俄勢力侵入新疆地區，並與阿古柏政

權簽訂條約等事可能給整個清朝的政治體制帶來的影響和衝擊。

1873年2月，總理衙門向左宗棠詢問對伊犁問題的看法，左宗棠回答道：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見乎詞。尊處持正論折之，實足關其口而奪其氣。惟自

古盛衰強弱之分，在理亦在勢。以現在情形言之，中國兵威且未能加於已定復

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竊據。」所以，左宗棠得出的結論是：「欲杜俄人

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cn之後不久，清朝政府也在

給左宗棠的上諭I指出，「中國不圖規復烏魯木齊，則俄人得步進步，西北兩路

已屬堪虞。且關外一撤藩籬，難保回匪不復嘯聚肆擾近關一帶。關外賊勢既

熾，雖欲閉關自守，其勢不能。」co這明確說明了清朝急於收復新疆的目的，在

於遏制俄國繼續擴張的勢頭。「現在統籌全局，應如何辦理之處，著左宗棠妥議

奏聞。」就這樣，清朝將對新疆問題的判斷和處理方法，全盤託付給了一直強調

俄國威脅，對俄國侵略抱c高度警惕的左宗棠cp。

1874年3月清軍開始出關，先頭部隊於7月抵達哈密。但是，正在清朝準備

大規模用兵新疆之際，東南海疆發生了震驚清朝上下的日本出兵台灣事件。

由於俄國和英國兩個

大國勢力的介入，清

朝政府是否收復新

疆，事實上已經不能

單純地從國內問題的

角度加以考慮，新疆

問題實質上成為一個

國際政治問題。但

是，如果注意到當初

在新疆統治體系崩潰

之後，清朝並沒有表

現出急於恢復之意的

往事，我們可以發

現，也正是英俄兩國

勢力對新疆的滲透和

侵略，才促使晚清政

府下定收復新疆的決

心。



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1874年5月，日本藉口為1871年遇到風暴漂流到台灣的琉球漁民被原住民殺害一

事報仇而出兵台灣。這是近代日本發動的第一場對外侵略戰爭，當時琉球在名

義上是「日清兩屬」，所以清朝政府當初並不相信日本真正出兵侵略了清朝領土

台灣，5月11日還向日本政府發出照會要求澄清事實。日本出兵台灣的確帶給清

朝政府極大震動。儘管日本於11月間從台灣撤兵，但是這個事件仍然成為促使

清朝末年統治階層認識到國際政治局勢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重要契機。

清朝政府內部加強海防的呼聲不斷高漲，但是由於財政捉襟見肘，「海防西

征，力難兼顧」cq，李鴻章1874年底在《籌議海防六條》中提出：「原奏籌餉一條，

近日財用極絀，人所共知。⋯⋯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

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蹶者哉。」cr所以他提出停止對新疆的軍事行動，撤退已經

進入新疆的官兵，「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cs

李鴻章的停西征、建海防之論雖然由財政問題而出，可是左宗棠則明確指

出，重「海防」還是重「塞防」，實質上是一個如何看待俄國威脅的問題。他在

1975年（光緒元年）4月的〈覆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摺〉中寫道：「今之

論海防者，以目前不遑專顧西域，且宜嚴守邊界，不必急圖進取，請以停撤之

餉勻濟海防。論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ct塞防派之所

以視俄國為大敵，是因為俄國從面積上看是西洋最大國家，地理上又距中國最

近，而其侵佔伊犁的手法又較英美法等國更為狡獪無賴，所以對於清朝來說俄

國是最具有侵略威脅的國家。正是因為俄國的這種性質，如果清朝針對陸地上

來自俄國的侵略採取果斷行動，遠隔重洋來自海上的西洋列強的侵略氣焰自會

大大收斂。「西北無虞，東南自固。⋯⋯論者又謂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視

西陲之成敗以為動靜。」dk

其實，對於李鴻章來說，財政問題不過是他此次強調重視「海防」的一個突

破口。1873年7月，即發生日本出兵台灣之前，李鴻章就在他的〈籌議黃運兩河

摺〉中提出，「國家治安之道，尤以海防為重。」dl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6月的

〈派隊航海防台摺〉中，李鴻章又提出抽調左宗棠的部隊到山東江蘇的沿海地區

要衝處防守駐屯dm。1874年11月，李鴻章在他的〈籌議海防摺〉中再次分析指出，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

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里，陽託和

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dn

正是在這樣的「大變局」面前，李鴻章才會產生必須擯棄中國傳統的防務思想，

將防務重點移至海防上來的意識。

李鴻章認為，新疆因為「北鄰俄羅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國，南近英

屬印度」，與多國接壤，所以時時處於外國勢力的覬覦之中，因而也是一個必然

引起國際爭端，尤其是與新興的帝國主義發生衝突的根源。「喀什噶爾回酋新受

土耳其回部之封，並與俄英兩國立約通商，是已與各大邦勾結一氣。不獨伊犁

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蠶食，英必分其利，皆不願中國得志於西方。而論中國

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師老財痡，尤慮別生他變。」「外日強大，內日侵

削，今昔異勢。即勉圖恢復，將來必不能久守。」在敵強我弱、弱肉強食的國際

政治的現實面前，與其全盤皆輸，不如丟卒保車。也就是說，李鴻章放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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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疆建省」

的思想，是以他對清朝在國際社會中與各國列強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不可逆轉

之變化的認識為基礎的。

而左宗棠則認為，即使來自海上的「泰西諸國」勾結起來，其對中國的危害

性也大大低於俄國。因為「泰西諸國」只是為了「通商取利」，而非為了侵佔領土。

「竊維泰西諸國之協以謀我也，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必別有奸謀。緣其國用取

給於徵商，故所歷各國一以佔埠頭、爭海口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蓋自

知得土地則必增屯戍，得人民則必設官司，將欲取贏，翻有所耗，商賈之智，

固無取也。」do相比起對來自海上、只知謀利而不謀地的「泰西諸國」來，左宗棠

將來自西北陸地邊疆的俄國的威脅要看得嚴重得多。他認為俄國佔據伊犁只是

侵略中國的第一步：「俄人攘我伊犁，勢將久假不歸。⋯⋯我師日遲，俄人日

進」，所以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

所妨」，故而「宜以全力注重西征。」dp

三　「新疆」與清朝的主權領域

其實，無論是強調重「海防」還是強調重「塞防」，二者都是在國際政治的視

野下計算收復新疆對於清朝的得失問題。重「海防」者提出：「新疆不復，與肢體

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而重「塞防」則以為：「若此時擬

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憂，即北路科布多、烏

里雅蘇台等處恐亦未能晏然。」無論是主張收復還是主張放棄，雙方都不是就事

論事，就地論地，而是在清朝整體命運的宏大背景下分析了新疆的意義。關於

這條思路，李鴻章在提出放棄新疆、專重海防時實際上有c很明確的想法：「欲

圖振作，必統天下全局，通盤合籌而後定計。」dq也就是說，李鴻章儘管認為新

疆對於整個清朝來說並不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卻清醒地認識到，處理

新疆問題的方針會牽動清朝的「天下大局」，故須「通盤合籌」。

在收復新疆問題上，強調重「海防」者與強調重「塞防」二者的計算結果之所

以不同，就是因為他們對新疆在整個清朝政治體制中的定位的認識相異。李鴻

章直截了當地指出，1750年代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已是得不償失，而之後不僅每

年須為維持統治付出一定財力，同時也給自己留下了一顆煩惱的種子：「新疆各

城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無論開闢之難，即無事時歲費兵費尚三百餘萬，徒

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dr但是，左宗棠卻認為乾隆

之所以開闢新疆，那是另有一層深意。「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萬

里。北路之西，以伊犁為軍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爾為軍府。當時盈廷諸

臣，頗以開邊未已，耗澤滋多為疑，而聖意閎深，不為所動。蓋立國有疆，各

有攸宜也。」ds按照左宗棠的解釋，一個國家當然要有自己的疆土，而乾隆當初

之所以不顧朝廷大臣們的反對，動用巨大人力財力平定了新疆，乃是因為乾隆

知道開闢、經營新疆之舉，對清朝也有「攸宜」。

從清朝統治新疆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新疆的存在對於清朝的貢獻何在。

因為在新疆東部的一部分地區居民中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漢人和回民，清朝在這

I建立了與內地相同的州縣制。而在天山北部的蒙古游牧民及東部哈密、吐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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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番地區的維吾爾社會I推行札薩克制。札薩克制既是一種軍政一致的制度，又

是一種極大限度地賦予當地民族以自治權的制度，清朝以此褒獎當地援助了清

朝平定準噶爾和天山南部的維吾爾霍加的蒙古和維吾爾上層，並希望藉此與他

們進一步保持盟友關係。在新疆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回部），清朝施行了「伯克

制」，即將原有的社會上層「伯克」（首領）按其勢力範圍大小確定品位級別，通過

他們對維吾爾社會進行統治。

清朝之所以在天山南北不直接對當地民族社會進行統治，固然有出於利用

當地民族上層便於統治的考慮，但更重要的則是出於在新疆保持一個區別於中

國內地的軍事自治領的目的。1762年，乾隆任命了「總統伊犁等處將軍」，推行

了軍府制度。伊犁將軍不僅是新疆的最高軍事長官，也是最高民政長官，乾隆

時就將這一職位定為「旗缺」。直到左宗棠收復新疆時為止，擔任過這一當時新

疆最高職位的三十七人中，除了三位蒙古貴族（海祿、松筠、長嶺）之外，其餘

均為滿人dt。在伊犁將軍之下，清朝在天山南北各地分別駐紮參贊大臣、辦事大

臣、領隊大臣和軍隊，負責各地防¦和監視當地民族上層。這些大臣除極個別

的漢軍八旗人和蒙古貴族之外，滿人佔了絕大多數ek。

清朝新疆統治政策的一個特點，就是實行民族隔離，堅決杜絕漢人和漢文

化進入新疆南部的維吾爾社會即「回部」。清朝鼓勵維吾爾伯克學習滿文，在發

給他們的公章上也只鐫刻c滿文和維吾爾文。清朝還在新疆鑄造特殊的貨幣，

限制與中國內地的經濟交往。清朝嚴禁內地的漢人私入新疆，即使商人也必須

在提出申請經過審查才能放行出關。清朝在新疆北部採用駐屯兵制，而在南部

只駐紮少量由綠營兵構成的換防兵部隊。換防兵不許攜帶家眷，數年輪換駐

地，駐紮在與當地維吾爾居民隔絕的兵營地（俗稱漢城）之中。雖說這也有防止

騷擾當地居民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還是防止維吾爾居民與漢人、漢文化發生

接觸。關於這一點，可以從清朝嚴禁復員兵留在當地，不許在當地成立家庭，

即使從內地來的商人也只被允許在「漢城」內進行交易等政策中看出。

自乾隆以降，新疆在清朝政治體制中，一直被定位為一個與內地不同的構

成部分——「藩部」的一部分。清朝的藩部包括蒙古各部、西藏和新疆各個信仰

伊斯蘭的民族集團。在這些地區，清朝維持了當地民族傳統的社會結構，分別

施行各種與內地不同的政治制度，賦予傳統的民族上層以特權，由他們直接統

治自己的民族社會。在種種特殊政策之下，藩部成為了一個相對獨立於內地和

漢人之外的多民族聯合的政治聯盟。清朝朝廷中管理這個政治聯盟的政府部門

為「理藩院」，「理藩院」獨立於中央政府六部。按照清朝規定的官制，除了一名

額外侍郎為蒙古人外，理藩院的尚書、侍郎之職須均由滿人擔任。換言之，絕

對不許漢人染指有關理藩院的事務。清朝之所以設立藩部，其首要目的毋庸贅

言，在於牽制內地的漢人社會，而其手段就是從政治上、民族上、文化上和地

域上製造一個多元化帝國構造。中國歷史上，由漢人建設的王朝都會採用多重

型帝國構造，而由外來民族建設的王朝都會採用多元型帝國構造。遼、元、清

朝的最高決策階層都沒有忘記利用內地漢人對於北方少數民族的恐懼感，對他

們進行牽制，以便維護自己對中國的統治。

多元型帝國構造的原理之一，就是通過賦予當地民族社會上層以自治權的

手法，阻止藩部人民認同中國和中華文化。出於這一目的，在清朝有意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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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和漢文化進入新

疆南部的維吾爾社會

即「回部」。清朝鼓勵

維吾爾伯克學習滿

文，在發給他們的公

章上也只鐫刻¿滿文

和維吾爾文。清朝還

在新疆鑄造特殊的貨

幣，限制與中國內地

的經濟交往。清朝嚴

禁內地的漢人私入新

疆，即使商人也必須

在提出申請經過審查

才能放行出關。清朝

在新疆北部採用駐屯

兵制，而在南部只駐

紮少量由綠營兵構成

的換防兵部隊。換防

兵不許攜帶家眷，數

年輪換駐地，駐紮在

與當地維吾爾居民隔

絕的兵營地（俗稱漢

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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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帝國構造中，王朝的主權領域範圍實際上並不十分清晰。例如，「理藩

院」不僅管理藩部，還負責處理與周邊國家、甚至與俄國的關係。而李鴻章之所

以提出「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說明他看出了當年乾隆帝定位新疆為

藩部的用意及其後遺癥結，可謂是一語道破天機。也正是因為如此，李鴻章才

敢於主張將新疆從清朝行使主權的領域中劃分出去：「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

什噶爾等回酋，准其自為部落，如雲貴粵蜀之苗猺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

可矣。」el從李鴻章的話語中可以知道，清朝的最高統治者顯然清楚由乾隆皇帝

所制訂的新疆在清朝政治體系中的定位，但是他們由於擔心俄國的進一步侵略

擴張，又顯然不願放棄新疆，這就為日後的「新疆建省」埋下了伏筆。

1875年5月，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在清朝政府

的支持下，左宗棠逐步解決了兵員糧餉問題後，於1876年4月I派遣劉錦棠率領

大軍揮師出關。然而就在清軍收復新疆的戰鬥順利進行之際，又發生了英國

要求清朝承認阿古柏政權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插曲em。先是英國駐清公使威妥瑪

（Thomas F. Wade）在北京對清朝提出要求，當此舉並不奏效後，又在倫敦對「清

國出使英國欽差大臣」郭嵩燾施加壓力。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燾於1877年1月21日來到了倫敦。郭

嵩燾原是由清朝為英國外交官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在雲南被景頗族民殺

害之事向英國賠罪一事所遣，這使得他在與英國的各種交涉中顯得先天性地底

氣不足。當時正值俄國與土耳其戰爭一觸即發之際，英國要求清朝承認阿古柏

政權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原因，在於通過扶植自己的勢力打擊氣焰囂張的俄國en。

1月27日，當時歸國的威妥瑪受英國外相之命拜訪郭嵩燾，提出清朝停止進攻的

要求，為郭嵩燾所拒絕eo。之後威妥瑪數次與郭嵩燾交涉ep，沙吾及福爾薩斯等

曾經與阿古柏政權有過交往的英國人也積極活動eq。5月，阿古柏的特使賽義

德．阿古柏．汗來到倫敦圖謀求見郭嵩燾，也遭到了拒絕er。

但是，在俄土戰爭爆發之後，英國政府瞞c郭嵩燾任命了沙吾為駐喀什噶

爾公使。郭嵩燾得知此事後，於6月15日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取消任命。

英國對郭的請求遲遲不作正面回答，反而藉此在6月23日再度派威妥瑪前來交

涉es。由於當時的通信條件，左宗棠所部在新疆的勝利，以及阿古柏已於5月死

去的消息沒有傳到倫敦。交涉的結果，郭嵩燾表示同意在成為清朝「藩國」、交

還數城等條件下，承認阿古柏政權的獨立et。這個結果，實際上與威妥瑪當初向

清朝提出的要求、以及李鴻章所說「准其自為部落，略奉正朔可矣」相差無幾。

在威妥瑪的強烈要求下，郭嵩燾還於7月17日在威妥瑪家中會見了阿古柏的特

使fk。因為左宗棠所部已經收復了大阪城、吐魯番和托克遜，對阿古柏政權的作

戰已是勝利在望，清朝政府當然不會接受英國的要求fl。阿古柏政權的迅速崩

潰，使英國政府通過外交壓力迫使清朝承認阿古柏政權為獨立國家的企圖落空。

英國敢於要求清朝西征大軍停止進攻，郭嵩燾會同意阿古柏政權獨立立

國，都與清朝模糊了主權領域的藩部體制及多元型帝國構造難脫干係。例如，

郭嵩燾就認為：「與其窮兵糜費以事無用之地，而未必即能規復，何如捐以與

之，在中國不失為寬大之名，在喀什噶爾彌懷建置生成之德。」fm在這I，郭嵩

燾不僅沒有將喀什噶爾看作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認為允許阿古柏

政權在這I立國，對於中國王朝來說不失為一個向周邊表現寬容忠厚、以「德」

中國歷史上，由漢人

建設的王朝都會採用

多重型帝國構造，而

由外來民族建設的王

朝都會採用多元型帝

國構造。遼、元、清

朝的最高決策階層都

沒有忘記利用內地漢

人對於北方少數民族

的恐懼感，對他們進

行牽制，以便維護自

己對中國的統治。多

元型帝國構造的原理

之一，就是通過賦予

當地民族社會上層以

自治權的手法，阻止

藩部人民認同中國和

中華文化。出於這一

目的，在清朝有意設

計的多元化帝國構造

中，王朝的主權領域

範圍實際上並不十分

清晰。



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待人的機會。郭嵩燾以清朝對待周邊國家的態度對待佔據喀什噶爾的阿古柏政

權，說明他很可能原本就沒有將喀什噶爾看作是清朝固有主權領域之一部。

郭嵩燾在給李鴻章的信中還說：「去歲威妥瑪代為之請，嵩燾謂當俯順其

心，與為約誓，令繳還各城，但得一鎮守烏魯木齊之大臣，信義威望足以相

服，可保百年無事。」fn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當年制訂的新疆統治政策之一，就

是在新疆南部各大城安置大臣進行間接統治。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郭嵩

燾的設計沿襲了清朝在整個政治體制中對新疆的傳統定位。正是從這一角度可

以看出，清朝最高統治階層支持塞防派的主張，毅然收復新疆的決策，實際上

也就是否定了海防派仍以新疆為「藩部」地區的思想。這一決策，不僅明確了新

疆在清朝主權領域中的定位，而且是對清朝傳統政治體制的一種否定。

四　「新疆建省」與近代中國政治體制的轉型

清軍收復了新疆各地之後，清朝開始與俄國談判收回伊犁的問題。「伊犁交

涉」可謂一波三折，曲折艱辛。因為清朝收復新疆的目的與決心在決策和實施的

過程中表現無遺，本文將直接進入探討收復伊犁之後清朝在新疆推行省制的決

策過程及其意義。值得強調的是，俄國在交還伊犁主權談判過程中的表現，也

成為促使清朝最高統治階層強化建設一個堅固的新疆統治體系意識的因素。

實際上，在左宗棠所部收復新疆的戰鬥開始，收復吐魯番之後，清朝的最

高統治階層就開始向左宗棠徵求意見，希望他提出收復新疆後的統治方針。「喀

什噶爾首依附彼族，尤易枝節橫生。伊犁變亂多年，前此未遑兼顧，此次如能

通盤籌劃，一氣呵成，於大局方為有裨。該大臣親總師幹，自以滅此朝食為

念，而如何進取，如何布置，諒早胸有成竹，為朝廷紓西顧之憂。其即統籌全

局，直抒所見，密速奏聞。」fo從這I可以看出，清朝統治者其實已經很清楚地

意識到，要想防止俄國和英國的侵略，就要收復和保¦新疆，而要保¦新疆，

就可能不得不重新調整新疆在整個清朝政治體制中的定位。

收到上諭之後，左宗棠在1877年7月提出〈遵旨統籌全局摺〉，正式提議在新

疆建省。「竊維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勢，必合時

與地通籌之，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始得其宜。⋯⋯至省費節勞，為新疆畫久

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容已者。」fp清廷收

到這份奏摺後，很快發出上諭，要求左宗棠「揆時度勢，將如何省費節勞，為新

疆計久遠之處，與擬改行省郡縣，一併通盤籌畫，妥議具奏。」fq

儘管左宗棠提出建省，但是可以看出他仍然從各個角度做出努力，以解釋

新疆建省並非為脫離清朝「祖制」之舉。比如在〈遵旨統籌全局摺〉中，他如此解

釋建省的意義：「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

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

斥堠遙通，而後畿甸晏然，蓋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

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

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

乾隆當年制訂的新疆

統治政策之一，就是

在新疆南部各大城安

置大臣進行間接統

治。清朝最高統治階

層支持塞防派的主

張，毅然收復新疆的

決策，實際上也就是

否定了海防派仍以新

疆為「藩部」地區的思

想。這一決策，不僅

明確了新疆在清朝主

權領域中的定位，而

且是對清朝傳統政治

體制的一種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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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就是說，他有關建省的建議實際上

不過是當年乾隆平定新疆思想的繼續。

事實上，左宗棠很清楚新疆建省「事當創始，關係天下大局」，不僅否定了

清朝的「祖制」，而且關係到是否改變整個清朝政治體制性質的問題。對於這一

點，他很清楚自己一個人是負不起責任的。故而他在〈新疆應否改設行省請飭會

議摺〉等奏摺中反覆要求在大臣中廣為議論，由清朝最高統治階層作最後決定：

「新疆擬改行省郡縣，雖久安長治之良圖，然事當創始，關係天下大局，非集內

外臣工之遠猷深算，參考異同，則思慮未周，籌策容多疏誤。⋯⋯仰懇皇上天

恩，飭下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撫臣，將新疆應否改設

行省郡縣，從長計議具奏。」fr

然而，清朝最高階層在1879年1月21日回答左宗棠的上諭I指出：「至新疆應

否改設行省郡縣，事關重大，非熟悉該地方情形，難以懸斷。此時遽令內外臣

工議奏，亦未必確有定見。仍c左宗棠詳悉酌度，因時制宜，如果改設行省郡

縣，實有裨於大局，即c將何處應設省份，何處分設郡縣及官缺兵制一切需用

經費，妥議章程具奏。」fs可見，清朝最高統治階層不僅十分信任左宗棠，而且

非常支持新疆建省。在他們看來，新疆建省大勢已定，只待條件成熟，水到渠

成。

1880年8月，清朝政府任命劉錦棠替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1882年8月，劉錦棠參照並修訂了左宗棠等人的設想，在〈遵旨擬設南路郡縣摺〉

中，向朝廷提出了以烏魯木齊為新疆首府，全境分為鎮迪道、喀什道和阿克蘇

道三道（1886年又增伊塔道ft），以甘肅與新疆同為一省的具體建省方案gk。這一

建議於當年12月獲批。1883年劉錦棠奉旨開始任命新疆南部各地官員，次年11月

清朝任命劉錦棠為「甘肅新疆巡撫」gl，至此，新疆正式變為省制。

應該看到，在收復新疆並推進新疆建省的問題上，清朝政府之所以積極支

持左宗棠的設想，不僅是因為左宗棠為清朝算了一筆國際政治帳，而且為清朝

算了一筆經濟賬。左宗棠在新疆戰事順利進行之際，開始考慮如何長久經營新疆

的基礎。他認為，「新疆善後事宜，以修浚河渠、建築城堡、廣興屯墾、清丈地

畝、釐正賦稅、分設義塾、更定貨幣數大端為最要。」gm可以看到，左宗棠經營

新疆財政的思路，就是要在當地廣開稅源、增加稅收。

廣開稅源，釐金和茶稅固然重要，但首在增加農業稅收，而清丈土地為第

一要務，「若丈量完事，並加入北路續增及開渠成熟地畝，新賦合算自更有增無

減。」gn事實上，左宗棠在新疆廣開稅源的意義不僅在於解決財政問題。清朝此

前在新疆也通過伯克等當地的統治階層徵稅，但是這種做法，不僅使大部分稅

收為當地統治階層中飽私囊，不能成為支持財政的主要力量，而且造成了當地

人民只知有當地統治階層，而不知有清朝。而此次是將在內地實行的地丁合一

的稅收制度運用到新疆，由國家統一稅收。這固然有經濟榨取的成分，然而其

意義不僅在於支持財政，更在於可以加深當地居民的國家意識。

要擴大農業稅收，最終的方法還是擴大耕種土地面積和增加農業生產人

口。「修浚河渠、建築城堡、廣興屯墾」，都是左宗棠在這方面的具體措施。在

戰後或恢復生產或開墾新的土地，需要「修浚河渠」，收復新疆的部隊在戰鬥之

左宗棠很清楚新疆建

省「事當創始，關係

天下大局」，不僅否

定了清朝的「祖制」，

而且關係到是否改變

整個清朝政治體制性

質的問題。對於這一

點，他很清楚自己一

個人是負不起責任

的。清朝最高統治階

層不僅十分信任左宗

棠，而且非常支持新

疆建省。在他們看

來，新疆建省大勢已

定，只待條件成熟，

水到渠成。



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餘，即已開始幫助吐魯番等地修建水利。有了耕地需要人來耕種，所以要「建築

城堡、廣興屯墾」。除了兵屯以外，還有民屯與犯屯。民屯即由關內來的流民，

或退伍之士卒組成的屯墾集落，對他們計戶授田，大致為上地一戶60畝，中地

一戶90畝，下地一戶120畝。1886年開始有犯墾，該年有陝西、甘肅、山西、直

隸、山東、河南的一千五百餘名犯人被遣送新疆，分別安插在北部各地。民屯

及犯屯人口最初皆無資本，由政府編兩人為一戶，十戶選一屯長，五十戶選一

屯正，借給種子、購買農具耕牛費、修建房屋費、最初的口糧和生活費等。劉

錦棠奏請所有遣犯一律命令家族成員同行，墾地繳稅後，一律免罪為民go。應該

注意到，隨c這些措施而進入新疆的人民，基本都是漢人。

隨c招民屯墾政策的實施，內地商人也大量進入新疆。清政府廣為招商，

在通過商人為屯墾民帶來生產資料和生活物資的同時，還盯上了商人的腰包，

僅1878年秋至1879年夏就徵收了十八萬兩的釐稅。「此外稅課折色，有照常徵

收者，有併入釐稅徵收者。就釐稅言之，各局冊報自四年秋冬至五年夏，不足

一年，已收銀十八萬有奇，亦稱入款大宗。如伊犁事定，商貨暢行，則釐務自

有起色，姑勿論也。」gp而商人們亦為政府為支持屯田而發散給屯民的銀兩所吸

引。其實收復新疆戰鬥開始，即有大量商人隨軍行動，發戰爭之財。而戰後商

人的大舉入新，不僅符合了屯墾的需要，同時也將內地的商品、實際生活習慣

和價值觀帶進了當地的民族社會。

清朝的經濟目標是促使內地與新疆開始打成一片，而從清朝最高統治階層

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各地設立義塾一事中還可以看出，他們實際上還贊成對新疆

當地民族居民推行漢化政策。左宗棠回顧1860年代清朝統治體系崩潰的歷史，

認為作為新疆統治者的清朝官吏與當地民族居民言語不通，政策和政令均藉伯

克之口傳達，是造成長期以來互相不理解和對立的根本原因。「新疆勘定已久，

而漢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閡，政令難施，一切條教均藉回目傳宣，壅蔽特

甚。」所以他在建省之前開始就在各地開設義塾，重金延請教師，以使當地居民

能夠「通曉語言」。但是就像左宗棠在給奏摺中也談及的那樣，他的最終目的卻

是「化彼殊俗，同我華風」，所以使用的教材除了《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

之外，還有《孝經》、《詩經》、《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

「將欲化彼殊俗，同我華風，非分建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通曉語言不

可。臣與南北兩路在事諸臣，籌商飭各局員防營，多設義塾，並刊發千字文、

三字經、百家姓、四字韻語及雜字各本，以訓蒙童，續發孝經小學，課之誦

讀，兼印楷書各本，令其摹寫擬。諸本讀畢，再頒六經，俾與講求經義。疊據

防營局員稟，興建義塾已三十七處，⋯⋯並請增建學舍，頒發詩經論孟，資其講

習。」gq新疆建省後，劉錦棠繼續左宗棠之政策，在新疆南北各地增設義塾gr，

並頒獎勵方法，「有能誦一經熟諳華語者，不拘人數多寡，即送該管道衙門複

試，詳由邊疆大員援照保舉武弁之例，咨部給予生監頂戴，待其年已長大，即

准充當頭目。」gs以後又設提學使，此為後話gt。

以上各項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內的措施，都是以新疆建省為前提而在省制之

前即已開始實施。左宗棠經營新疆的思路，就是從經濟上通過與內地一體化以

在當地擴大稅源，從文化上要讓當地居民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以增強他們的國

家意識。其性質可以一言蔽之，即徹底鏟除在傳統的清朝政治體制中橫亙於內

左宗棠在新疆廣開稅

源的意義不僅在於解

決財政問題。清朝此

前在新疆也通過伯克

等當地的統治階層徵

稅，但是這種做法，

不僅使大部分稅收為

當地統治階層中飽私

囊，不能成為支持財

政的主要力量，而且

造成了當地人民只知

有當地統治階層，而

不知有清朝。而此次

是將在內地實行的地

丁合一的稅收制度運

用到新疆，由國家統

一稅收。這固然有經

濟榨取的成分，然而

其意義不僅在於支持

財政，更在於可以加

深當地居民的國家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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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新疆之間、漢人與當地民眾之間的人為屏障，讓二者混然一體。這一性

質，在其後伴隨省制建立而來的政治制度改革中，表現得更為深刻徹底。

首先是官制改革。各地原屬武官系列的參贊大臣、辦事大臣、領隊大臣一

律撤消，而以文官系列的知府、同知、知州、知縣代替。南疆駐紮部隊停止換

防hk，各地兵力，均受巡撫節制。伊犁將軍專管邊防hl，巡撫成為新疆的最高長

官hm。新疆官制變化的意義，其實不在官制自身，清朝在藩部實行理藩院官制，

實質上意味c將該地作為了民族政權的根據地。但是在新疆建省以後，前後九

位巡撫中只有第七任為滿人，新疆各地方的官僚，也基本上全由漢人擔任hn。換

言之，在新疆實行文官制度，既意味c廢除了新疆的軍府制度，也意味c不再

將新疆看作是藩部的組成部分。清朝通過新疆建省，明確了新疆與實行c文官

制度的內地一樣，都是中華國家主權領域的一部分。

再者就是廢除通過當地民族上層進行間接統治的體系而代以由清朝官僚直

接進行統治的體系。維吾爾地區各地的伯克「概行裁去」，「約為鄉約」，「不可以官

目之」ho。吐魯番改土歸流，雖然留下吐魯番王的名號，但剝奪了王的統治權。

哈密王及蒙古各部札薩克的地位雖然得以保留，但是同時又將他們的領地編為

府縣，任命了府縣官僚，通過雙重的統治體系對札薩克的世襲權力進行限制hp。

統治體系變更的意義，其實也不在統治方式自身，而在於放棄間接統治體系，

就是放棄了由乾隆所制訂的「祖制」。乾隆制訂的間接統治體系原本為籠絡當地

民族上層而設，放棄間接統治體系實質上意味c清朝放棄了通過周邊民族集團

牽制內地漢人的清朝的傳統政治體制。

五　結 論

從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視點解讀晚清時期發生在新疆的這段歷史，首先能夠

發現近代圍繞c中國的國際政治形勢，其實是推動晚清政治體制變化的一個最

直接的契機。俄國和英國勢力對新疆的侵略與滲透，使新疆成為一個國際政治

的焦點。而新疆問題的高度國際化又證明，在新的國際政治形勢下，傳統的藩

部體制實際上變成一個威脅清朝統治的病灶，因為藩部地區很容易成為帝國主

義列強侵略和分裂勢力的攻擊目標。造成藩部地區這種局面的根源，還在於藩

部體制是為牽制內地漢人而設計的原始性質。「藩部」原是清朝為區別中國內

地、牽制內地漢人而設的軍事自治領，因此在藩部體制下不僅這I的人民國家

意識薄弱，而且主權領域的範圍曖昧，在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近代國際政治遊

戲規則下，藩部體制必然誘發一系列新的國際政治問題。

由於新疆左連蒙古、右通西藏，在藩部體制中處於樞紐位置，所以新疆問

題必然影響到其他藩部地區。新疆的分裂一旦成為現實，必然引起連鎖反應，

動搖清朝在所有藩部地區的主權，導致清朝版圖分崩離析，絕對不是一個無法

想像的結局。因此，對於清朝來說，收復新疆，不僅僅是一個關係到清朝是否

「收復祖業」的問題，其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向列強各國宣示：藩部地區屬於清

朝的主權領域。然而，治病必須除根。要想真正恢復和維持「祖業」，只有放棄

左宗棠經營新疆的思

路，就是從經濟上通

過與內地一體化以在

當地擴大稅源，從文

化上要讓當地居民接

受中華文化的熏陶以

增強他們的國家意

識。其性質可以一言

蔽之，即徹底鏟除在

傳統的清朝政治體制

中橫亙於內地與新疆

之間、漢人與當地民

眾之間的人為屏障，

讓二者混然一體。這

一性質，在其後伴隨

省制建立而來的政治

制度改革中，表現得

更為深刻徹底。清朝

通過新疆建省，明確

了新疆與實行¿文官

制度的內地一樣，都

是中華國家主權領域

的一部分。



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祖制」，這就是清朝最高統治階層為何主動推動新疆建省的原因，恢復祖業與

放棄祖制之間其實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

「新疆建省」否定了藩部體制。清朝對新疆問題的處理，其實就是清算傳統

政治體制的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清朝不得不重新確認自己的主權

領域。中國歷史上的多重型帝國構造或多元型帝國構造，其實都沒有近代意義

上的清晰的主權領域意識。而作為建設起多元型帝國構造的王朝，清朝要確認

自己的主權領域，就不得不從整理自己的多元型帝國構造開始。因為清朝的多

元型帝國構造是以民族劃界，對多元型帝國構造的整理，事實上也就是清朝梳

理王朝與民族之間的關係。為了確保清朝的統治，在確認主權領域的過程中，

佔統治地位的滿洲民族集團不僅與具有最大公約數的被統治民族集團的漢人站

到了一起，更有甚者，它還鼓勵和支持以中華文化同化其他原屬藩部的人民，

以便共同組成中國最大的「國民」集體。就這樣，清朝解決新疆問題的一系列行

動，不僅讓自己放棄了滿洲民族政權性質，拋棄了讓各民族互相牽制的政治體

制和統治原理，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一個確認「國民」範圍，走近近代國家政治

體制的契機。無論是從放棄民族政權性質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走近近代國家政

治體制的角度來看，晚清時期從收復新疆到新疆建省，也就是從「恢復祖業」到

「放棄祖制」的這段歷史，在中國的近代化歷史進程中都具有分水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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